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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喜欢搞发明创造

1932年2月，赵梓森出生在上
海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百货公
司的售货员，母亲靠做缝纫活、销
售小商品贴补家用。儿时，兄妹八
人，家中负担沉重。年少爱玩的日
子里，买不起玩具，赵梓森就想方
设法自己制作。比如看到别人有
玩具飞机，而自己的零花钱不够，
他就动手自制。胶水贵，他就买丙
酮和废弃的乒乓球壳融合来制作
胶水；买不起螺旋桨，就找来木块
自己削；把竹子劈开削细成竹丝，
弯起来再糊上纸，做成机体。

看似“小打小闹”的发明创
造，让赵梓森的数理化成绩非常
优秀，“制取氢气，就涉及化学问
题；做模型飞机，不懂几何就不
行；做小马达，更离不开物理。”

十多岁时，赵梓森带着弟弟
尝试组装矿石收音机，买不起半
导体，就把矿石敲碎后用火加温
使铜氧化，自制检波氧化铜，然后
钉上弹簧指针，装上耳机，然而当
他们兴高采烈地爬到屋顶去检测
时，却没有收到任何信号——— 原
来，能检波的是氧化亚铜半导体。
彼时青春少年无法想象，半个世
纪后，自己凭借创新让千家万户
用手机就可以实现千万里的通
话，成为“中国光纤之父”。

在学校，赵梓森喜欢理科，尤
其是数学，经常因为善于思考受
到老师的表扬。他的动手能力也
很强，喜欢制作航模。由于对理工
科过于热衷，他偏科了，英语、历
史、地理等学科常常不能及格，中
考时勉强考上了一所普通高中。
进入高中后，赵梓森明白了，学习
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不喜欢
的课也得认真学。

初中化学老师龚叔云的激
励，也影响着这位“中国光纤之
父”终身。因为欣赏他勤动手、爱
钻研的好品质，龚老师曾专门写
信鼓励已经读高中的赵梓森。信
中那句“你以后一定会成为科学
家”的话语，无数次萦绕在追梦少
年的心头。

1949年考大学时，他不敢报
考学费便宜但难度较高的公立大
学理工科，也没有报考学费高的
私立大学，最终考上了浙江大学
农学院。然而，植物学、细胞学等
科目他提不起兴趣，干脆退学重
新参加高考。这次，他考入了复旦
大学生物学系。没承想，课程相
似，他再次退学。在母亲的支持
下，1950年，赵梓森入读以理工著
称的上海大同大学，选择了自己
感兴趣的电子学、电机学、通信
学，为他日后接触和研制光纤打
下了基础。

1954年9月，大学毕业的赵梓
森被分配到武汉电信学校(武汉
市邮电科学研究院的前身)做了
一名中专教师。当时一起分到学
校的年轻教师，很多人觉得在中
专教书很容易，平时常常打牌下
象棋，而赵梓森在工作之余仍每
天坚持学习。他觉得自己在大学
时学的知识太浅，已跟不上时代。
为弥补差距，他重新自学苏联教
材的微积分、电工原理、无线电原
理等，还补习了英语、俄语、日语
等外语，仅用3个月就背下一本简
明英语字典。1958年，武汉电信学
校升格为武汉邮电学院，开始本
科招生，赵梓森也从一名中专老
师变成了大学老师。

在厕所旁拉出第一根光纤

1969年，北京邮电科学研究

院将国家科研项目“激光大气传
输通信”以及项目执行人员转移
到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到了
1971年，院领导认为项目进展太
慢，要求“技术好”的赵梓森加入
进来，并牵头负责。项目紧急，而
实验所需的重要设备平行光管要
一年以后才能到货。赵梓森从小
练就的“土法上马”大显身手，他
采用太阳光做平行光源来代替平
行光管进行校正，仅用两天就突
破了。

一年多工夫，项目组的大气
传输光通信距离从8米飞跃到10
千米。当大家欣喜万分时，赵梓森
却很淡定，大气传输光通信技术
受天气影响大，一旦碰上雨、雪、
雾等天气，就无法完成通信，“总
不可能下雨下雪时，老百姓不打
电话吧”。他意识到，搞大气传输
光通信就是走死胡同，必须寻求
新的方法。

1973年，赵梓森偶然在图书
馆的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消息，
美国在搞光纤通信。玻璃丝还能
通信？痴迷科研的赵梓森很快意
识到光通信有希望。

“我提出要发展’光纤通信’
的科研项目，大多数人反对，包括
邮电部、武汉院和北京院的领导。
有领导在几十人的会上说：’玻璃
丝怎么能通信！赵梓森你不要胡
搞，要花几千万，你负得了责
吗？’”赵梓森在《中国光纤通信发
展的回顾》一文中回忆。然而，赵
梓森和其他同事还是毅然决然开
始了研究光纤之路。

没有正规的实验室，就在实
验楼厕所旁的清洗室内做化学实
验。没有现成设备，就用旧机床加
工。没有精密调准器，就用螺丝钉
加橡皮泥拼接。在一次试验中，四
氯化硅从管道中溢出，生成的氯
气和盐酸冲进赵梓森的眼睛和口
腔，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口腔也
发炎，直淌黄水。同事将已经昏迷
的赵梓森送进医院急救，“医生都
愣住了，他们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不会治”。赵梓森刚好苏醒，他说：
“蒸馏水冲眼睛，打吊针。”两小时
后，身体恢复正常，赵梓森又回到
了实验室。

1976年3月，武汉邮科院一个
厕所旁的简陋实验室里，一根长
度为17米的“玻璃细丝”——— 中国
第一根石英光纤，从科研人员赵
梓森手中缓缓流过。中国第一根
光纤就这样诞生了。

在当年举办的“邮电部工业
学大庆展览会”上，赵梓森通过自
行研制的光纤，成功传输黑白电
视信号，引起国家的重视。光纤通
信因此被破格列为国家重点攻关
项目。我国的光纤通信技术从此
迈入了“快车道”。1979年，赵梓森
团队拉制出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
价值、每公里衰耗只有4分贝的光
纤，就此拉开了中国光纤通信事
业的序幕。三年后，中国老百姓真
正开始用光纤打电话。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1981年，原国家邮电部和国
家科委确定在武汉建立一条光缆
通信实用化系统，意在通过实际
使用完成商用试验以定型推广。
由于其限于1982年完成，所以简
称“八二工程”。赵梓森在项目建
设中负责后台指挥。

按照设计方案，这是一个市
内电话局间的中继工程，跨越长
江、汉水，贯穿武汉三镇，连接武
汉四个市话分局。因为早期缺乏
检修经验和检修仪器，每次都是
相关人员一齐出动，赵梓森曾和
20多个同事挤在院里分配的一辆
额定8人的面包车里，到处奔波。
有了这股劲头，事还能不成？1982
年12月31日，中国光纤通信的第
一个实用化系统———“八二工程”
终于按期全线开通，正式进入武
汉市市话网，也标志着中国进入
光纤数字化通信时代。

“八二工程”之后，赵梓森及
团队又先后完成了数十项由短及

长的光纤通信架设工程。其中，
1987年完成的全长244 . 86公里
的“汉荆沙工程”(武汉—荆州—
沙市)，被作为全国同类行业的示
范；1993年完成的全长3046公里
的“京汉广工程”(北京—武汉—
广州)，跨越北京、湖北、湖南、广
东等6省市，是当时中国也是世界
上最长的架空光缆通信线路。就
这样，在10年时间，赵梓森的团队
就将大容量高传速的光纤通信线
路连通到天南海北，完成了我国
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工作。

1983年，赵梓森被任命为武
汉邮科院总工程师，2年后升任副
院长。他这一辈子都扑在了光通
信事业上。光纤在长距离传输时
常发生意外断裂情况，他不记得
有多少次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往
几十公里外寻找断点、修理光纤。

从“一束光”到“一座城”

2000年5月7日，赵梓森和25
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专
家联名向国家呈交了关于在武汉
建设国家级光电子信息产业基
地———“中国光谷”的建议书；同
年5月31日，武汉中国光谷领导小
组聘请赵梓森、李德仁院士为“中
国光谷”首席科学家；同年6月30
日，国家信息产业部正式作出答
复：支持以国家级的武汉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为基地，建设集研究
开发、产品生产、企业孵化、人才
培养等为一体的光电子产业基
地。至此，“武汉·中国光谷”正式
诞生。

2001年2月28日，科技部正式
批准在武汉建立国家光电子信息
技术产业化基地，命名为武汉·中
国光谷。光谷建成后，很快达成了
预期目标。从2001年立项批建到
2007年，只用了不到六年时间，武
汉·中国光谷就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光电子产品研产基地。

2018年，武汉邮科院研发的
光纤，一根可实现67 . 5亿对人同
时通话。如今，武汉邮科院已发展
成中央企业中国信科集团。中国
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
三大光通信技术强国，市场份额
占到全世界一半以上。

1995年，赵梓森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2000年后，赵梓森从
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担任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首席顾问、
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生导
师。在人生的晚年，赵梓森空闲的
时候，大多都在查阅国内外最先
进的光纤通信技术，不断地了解
掌握新动向。他也告诫年轻人跟
上时代、引领时代。

时至今日，大浪淘沙，“光谷”
已专指“武汉·中国光谷”。从“一
束光”到“一座城”，这块曾经被戏
称为“武汉地图外的两厘米”的荒
野之地，已经成长为518平方千米
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在赵梓森的日常生活中，拉
小提琴是一项重要日程——— 这个
爱好，他从年轻一直坚持到年老。
他喜欢门德尔松、巴赫、莫扎特、
柴可夫斯基，《天鹅》更是每天必
拉的曲目，一直到80岁之后手指
灵敏度下降，才开始放弃拉琴，改
听音乐。“灵感，常常伴随着他的
琴声起舞。即使再困难的时候，他
仍然是个乐观的舞者。”赵梓森的
妻子、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高级
工程师范幼英说。

“40年前，我只是希望中国能
有自己的光纤通信，跟上世界潮
流；没想到，40年后，中国已经成
为世界光纤强国。”2018年，时年
86岁的赵梓森感慨万千。

素材来源：长江日报、中国青
年报、光明网、环球人物等

12月16日，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官网发布了

《中国宽带发展白皮书
(2022年)》，其中写道：截至
2022年9月底，中国光纤用
户达5 . 5亿户，数量居全球
首位。这5 . 5亿用户能使用
高质量的光纤通信，都要
感谢一个人———“中国光
纤之父”赵梓森。就在上述
白皮书发布前一日，赵梓
森在武汉逝世，享年90岁。

赵梓森是我国光纤通
信技术的主要奠基人和公
认的开拓者。和今天动辄
百万千万元投入采购科研
设备相比，他在单位厕所
旁的清洗室里，搭建起简
易实验室，利用一台破旧
机床、几盘电炉、几只烧
瓶，靠“土法创新”拉出我
国第一根实用型石英光
纤。

赵梓森一生都在跟
“光”打交道，四十余载低
调筑梦、追光前行，他见证
了中国的光纤事业从无到
有，从蹒跚起步到世界先
进水平，也见证了中国光
谷从“一束光”到“一座城”
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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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梓森一生都在跟“光”打交道

赵梓森(右二)早年在武汉邮科

院研制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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